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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信 马 列 忠 于 真 理

— 学习和继承李达同志的革命精神

宋 镜 明

今年0 1月 2日
,

是李达同志诞辰 1 00 周年
。

李达同志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

者和先驱者之一
,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

他是我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

又是杰出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宣传家和教育家
。

值此李达 同志诞辰百周年之际
,

我们缅怀他的不朽

的历史功绩
,

正确评价他的光辉一生
,

探讨研究他的学术思想
,

学习和继承他留下的宝贵精神

财富
,

这无论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还是贯彻党 的 教 育 方

针
、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

都是很有意义的
。

(一 )

“

忠实于真理
” 、 “

始终为共产主义而战
” ,

这是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的战斗誓言
,

也是他

终生信奉的最高准则
。

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
,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

批

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矢志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

十月革命以前
,

李达同志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 十月革命以后
,

特别是五四运动以

后
,

他逐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

①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
,

是李达同志和当年许多

先进分子共同的思想历程
。

他学习
、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
,

就是为 了 拯 救祖

国
、

振兴中华
。

他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起
,

就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

这是他毕

生的信念
。

即使在国民党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
,

他丝毫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

仍然坚持不

懈地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

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

是通过斗争实现的
。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
“

问 题 与

主义
”

之争
、

社会主义论战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

以及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与第四 国 际

极
“

左
”

思潮的批判
,

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
。

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
,

这

些论战都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

李达同志除了第一次论战因在国外未能 参 加 外
,

在

后来的论战和批判中
,

他一直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

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卓越 代 表
。

当

年
,

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几千年的国度里
,

在国家情况一天比一天坏
,

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

去的中国大地上
,

李达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者一道
,

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

给受苦受难

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之光
,

从而促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

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诞生
。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 日起
,

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
、

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
、

以马克思

主义为行动指南的
、

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

这固然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列

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关
,

但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 胜 利 成

果
。

李达同志就是他们中间的重要一员
,

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
,

积极宣传共产

党的纲领和主张
,

他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为我党早期的思想理论

建设
,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宝贵贡献
。

②

李达同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③ 一度在组织上离开过自己曾积极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

但他仍然与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

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
,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 究 和 宣

传
。

全国解放前夕
,

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李达同志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

不要候补期
,

便是

对他解放前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
,

也是他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最终归宿
。

(二 )

1 9 2 7年大革命失败后
,

李达同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
,

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

地
,

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
“

围剿
”

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

他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率先反对反革

命文化
“

围剿
”

的杰出战士
,

是著名的无产阶级
“

红色教授
” 。

当时
,

国民党反动派通过种种渠道
,

企图引诱他去给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当顾问
,

他一

口 回绝
,

并愤怒地说
: “

要我做侩子手的顾问
,

真是不把人当人
。 ”
④

“

一个月给我一千元大洋
,

我也不千 !
”

⑤汪精卫
、

陈公博企图拉他加入国民党改组派
,

他也坚决拒绝了
。

然而
,

李达却

和许德琦
、

邓初 民
、

张庆孚
、

施复亮
、

钟复光
、

黄松龄等同志发起组织
“

本社 ", 以
“

不忘本
” 、

“

保持革命之本
”

⑥ 自勉
,

共同发表文章
,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

1 9 2 8年
,

湖南省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悬赏缉拿
“

著有现代社会学
”

的
“

著名 共 首
”

李 达 同

志
。

他泰然处之
。

是年冬
,

李达还和友人邓初民
、

熊得山
、

张正夫
、

熊子民合作创办昆仑书

店
,

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
,

首先重印了《现代社会学》的修正版
。

昆仑书店以后还陆续出

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 1 卷第 1分册 )
、

《政治经济学批评 (判 ))} 和恩格斯 的《反 杜林 论》

-( 上册 ) 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
,

在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方面它起了带头作用
。 一

: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剥夺人民的言论
、

出版自由
,

曾先后颁布了《出版法 》和《 出版 法 施

行细则》及《宣传法审查标准》
。

反革命文化
“

围剿
沙 ,

使上海一些 比较进步的书店难以存在
。

编

辑
、

出版
、

发行马克思主义书籍尤为困难
。

就在这种情况下
,

1 9 3 2年李达同志用
“
王啸鸥

”

的

名义创办了笔耕堂书店
。

这是一个用来冲破反革命文化
“

围剿
” 、

对付国民党反动当局书报检

查的挂名书店
。

编辑
、

出版
、

发行只有李达同志一个人
。

他自己出钱
、

自己买纸
、

自己托人

代印
,

然后署上笔耕堂书店这个空名
,

再找人把进步书籍推销 出去
。

李达冒着极大的风险
,

大胆而又巧妙地继续出版被列为禁书的《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

李达同志在白区的一些大学当教授
,

他把大学当作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
,

勇敢地向进步

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

联系实际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河题
,
引导青年走上

革命的征途
。 “

九
`
一八

”

事变后不久
,

他横遭特务暴徒的毒打
。

右臂骨和右锁骨被打跳 住

院治疗达 7 个星期之久
,

右臂仍不能动
。

特务以为他的右手已经残废
,

不能再写作战斗了 , 高

兴得眉飞色舞
。

然而李达 同志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极端蔑视
,

毫无畏惧
,

坚毅地表示
: “

反动派

想打断我的右臂
,

不让我再拿笔
,

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 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 和 好 手 一
,

样
。 ”

⑦ 他出院后
,

一面 以顽强的毅力锻炼手臂
,

恢复动手写作的能力
,

一面又继续利用讲课



和学生个别来访
,

宣传革命理论
。

李达同志从上海解聘转到北平应聘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 以及朝阳大学教授
生

后
,

继续开设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类课程
,

使这些大学的文法科讲坛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阵地
。

他也因此和黄松龄
、

吕振羽
、

齐燕铭
、

侯外庐同志一道被誉为北平五大著名
“

红色教授
” ,

而以他为首
。

李达同志是
“

进步师生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
”

⑧
。

吕振羽同志后来谈起这件事非常

高兴地说
: “
我们因此也就得以占据 (大学 ) 这块阵地

,

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
。 ”

⑨李达同志极力

支持吕振羽同志反对蒋介石的理论顾问陶希圣
。

他对 吕振羽说
: “

现在各派的人
,

都在反对马

克思主义
,

你要看清楚哪些是最凶恶的
,

对准 目标
,

保卫马克思主义
。 ”

吕振羽说
: “

我想抓住

陶希圣
。 ”

李达说
: “

对 ! 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
,

一个最危险的 人 物
,

我 们 要 和 他 斗

争
。 ” L李达还支持 吕振羽参加中国社会史间题的论战

,

亲自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专著《史

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作序并推荐给人文书局出版
。

当年
,

北平同上海一样
,

李达同志经常遭到宪兵
、

特务的监视和跟踪
,

处境很艰难
。

他

常常戴上大口罩
,

躲避敌人的视线
。

他始终保持革命艺节
,

坚决不与胡适
、

陶希圣
、

蒋梦麟

之流发生任何往来
,

更不参加替反动派涂脂沫粉的应酬活动
。

他对国民党反动派 的 种种 威

胁
、

恐吓
,

一笑置之
。

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和毛巾
、

牙刷
,

随时准备坐牢
。

还做了大

皮袄
,

准备寒冬腊月在监狱里坚持写书
。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
,

蒋介石通过冯玉祥做说客
,

想请李达和白鹏飞当国民党行 政 院 参

事
,

企图以此拉拢他们
。

蒋介石还 以
“

上宾之礼
”

邀请他们去庐山会见
。

但李达斩钉截铁地立

刻回绝
: “

我们只知道教书
,

不知道做官!
”

0 所 以
,

后来邓初民先生高度评价李达说
,

李先生
“

立身处世
,

心有所主
; 不为富贵

、

贫贱
、

威武世俗之物所摇撼
,

实有足多者
。 ”

L

抗 日战争期间
,

李达同志在日军的追捕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迫害之下
,

受尽了国破家

亡
、

颠沛流离之苦
,

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
,

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马克思主

义的著述和宣传
。

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
,

李达 同志对吕振羽同志说
: “

不管形势如何变化
,

环

境怎样恶劣
,

我这个
`

老寡妇
’

是决不失节的
。 ” L反动当局对他软硬兼施

,

他都嗤之以鼻
,

丝

毫不为所动
。

李达说
: “

我是有坚定信念的
,

叫我轻易地改变立场
,

抛弃信念是难上难
。 ”

@ 他

在困境 中坚持著述
,

甚至躲避敌机轰炸时还带着手稿
。

1 9 4 7年初
,

李达同志到湖南大学任教
。

湖南省反动当局惧怕他宣传马克思主义
,

有意刁

难
,

不许他讲授自己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
,

而要他讲授法理学
,

以为这样可

以封住李达同志的嘴
,

或者迫使他就范
。

他据理抗争并且义正辞严地说
: “

我是学者
,

我要按

自己的体系讲
” , “

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 ! ” 在法理学讲授中
,

他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观点阐明法律现象
,

以巧妙的方法抨击国民党法西斯专政
。

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学校当局对

他规定
“

三不准
” :

不准参加政治活动
,

不准发表讲演
,

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
。

并把他列入黑

名单的第一名
,

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
。

但李达同志仍然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

在这年 5 月开展的反饥饿
、

反迫害
、

反内战运动中
,

他对来访的进步学生公开表示
: “

国民党

反动派不垮台
,

人民就要遭殃 ! ” 1 9 4 8年
,

湖南大学举行形势座谈会
,

他在会上作了中国非改

革不可的长篇讲演
,

立场坚定
,

旗帜鲜明
,

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



(三 )

新中国成立后
,

李达同志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
。

为了改造旧大学建设

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

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把德育放在首

位
,

注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

马克

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

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大

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

它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党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

一环
,

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资本主义大学的一个显著标志
。

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

李

达同志历来是很明确的
。

在武大就职典礼上
,

他就号召千部教师团结一致
,

认真学习马列主

义
、

毛泽东思想
,

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办好武汉大学
。

李达同志从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中
,

深刻地认识到
:

改造旧大学要靠强大的思 想 政 治 工
1

作
,

靠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理论武器
,

一

建设新大学也是一样
。

他认为
,

要办好高等教育
,

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
,

那是不可能的
。

师生员工只有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

才

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

才能把学校办好
。

因此
,

李达校长一到武大
,

就亲自组建马列主义教研
一

室并兼主任
,

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
。

随后
,

他又创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
,

组织教师和

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我校一些老教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 是 他教

的
。

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
,

培养理论队伍
,

1 9 5 6年 9 月
,

李达校长重新创办了武大
一

哲学系
,

也亲自兼任系主任
,

自编教材
,

为学生讲课
。 1 9 5 9年 2 月

,

武大成立了以李达校长

为首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
,

下设办公室和哲学
、

政治经济学
、

科学社会主义
、

中

共党史四个教研室
,

并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兼任各教研室主任
。

同年 7 月
,

李达同

志发表《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的专文
,

密切联系当时的实际
,

深入分析了专业理论工作的落

后状态
,

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

若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指导
,

是不能做出成绩

的
。

理论工作者是如此
,

实际工作者也是如此
。

因此
,

他强调
: “

为了迅速提高我们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水平
,

适应飞跃发展的形势的需要
,

有必要掀起一个理论学习的高潮
。 ” L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
,

李达 同志出于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

想的极端信奉
,

同时也由于自己对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简单化认识
,

曾经参加了

对电影《武训传》
、

对胡适思想和梁漱溟思想以及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

写过一些反对

所谓右派的文章
。

这些批判虽然打上了不可避免的时代印记
,

但是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

尤其

是作为胡适思想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的批判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通过批判
,

划清了马克

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
,

从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

李达 同志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研究的同时
,

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奋斗到

生命的最后一息
。

李达充满着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人民利益而献身的强烈感情
,

从不计较个

人的名誉地位
,

只知道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
。

他经过深刻反思和冷静思考
,

很快就发现并抵

制了思想理论上
“

左
”

的干扰和实际工作中
“

左
”

的错误
,

自觉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的理 论 阵

地
。

1 9 5 8年
,

当有人片面夸大群众学哲学的成绩
,

否认和贬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钓
必要性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重要性时

,

李达同志并不因为有的领导人支持这种做法就盲目地
一

赞成
,

而是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
。

对于当时陈伯达
、 `

张春桥等人提出的取消商品生产和交

换
、

取消
“

资产阶级法权
” ,

否定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错误主张
,

李达同志也采取了批评和



反对的态度
。

当年
,

有人按照陈伯达
、

张春桥等人的调子
,

在
“

大跃进
”

中
,

片面鼓 吹
“

不 计

报酬
”

的
“

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 ,

极力贬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

说它体现着
“

资产阶级法权
” ,

必须加以限制
。

针对这种论调
,

有人写了一篇《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的文章
,

从理论上维护按劳分配的原则
,

准备在《理论战线》上发表
。

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不能发表
,

李达 同志则指出
: “

讲按劳分配为什么不对 ? 社会主义不讲按劳分配
,

讲按需分 配 ? ” 坚 持 在

《理论战线》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当时的棍乱
,

李达同志又作报告又

写文章
,

反复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
,

反对降低共产主义标准
。

强调社会主义阶段

必须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规律
,

说明还必须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交换
,

承认和保护资产阶

级权利
。

李达 同志坚决反对
“

大跃进
”

和
“

人民公社化
”

运动中
,

以高指标
、

瞎指挥
、

浮夸 风 和
“

共

产风
”

为主要标志的
“

左
”

倾错误
。

他尖锐指出
: “

如果不顾客观规律
,

违背实事求是的 原 则
,

共产主义就会搞成破产主义
,

大跃进就会变成大后退
,

人民公社就会变成人民空社
。 ”

L 1 9 5分

年
,

庐山会议刚结束
,

他在青岛闻讯后立 即明确表示当时应当 反
“

左
” ,

不 应 当 批
“

右
” ,

并

说
: “

彭德怀
、

黄克诚
、

张闻天
、

周小舟等同志不会是
`

反党集团
’ 。 ”

L 1 9 61年 8 月
,

李达同志

在庐山当面向毛泽东主席痛陈了自己对
“

左
”

的错误的看法
。

接着
,

他于第二年年底
,

以全国

人大代表身份
,

亲自去湖南零陵调查
,

仔细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情况
,

严肃地批 评 了
“

共

产风
”

造成的严重后果
,

再次明确表示 1 9 59 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

并就农村工

作中存在的间题给零陵县委和湖南省委写信反映情况
,

提出建议
。

对于 1 9与8年
“

教育革命
”

中的
“

左
”

倾错误
,

李达同志更是极力反对
。

他认为
“

拔白旗
,

插红

旗
”

这样的
“

革命
” ,

是
“

混清矛盾的性质
” 、 “

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

认为发动学生编教材
,

放
“

卫星
” ,

与所谓资产阶纸专家
、

教授
“

打擂台
” ,

是
“

瞎胡闹
” 。

他说
: “

怎么打擂台? 学生总

还是学生嘛
,

他还不懂
,

怎么打 ?
”

当时有人提出要打倒牛顿和爱因那且
,

他觉得好笑
,

说
:

“

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
。 ”

李达同志对这些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痛心
,

在 1 9 6 1年的武大党委常

委扩大会议上他大声疾呼
: “

几年来专搞运劳
,

单打一
,

打乱了教育秩序
,

要马上改
。 ”

L

对于一切违反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理论和错误行为
,

李达同志不仅敢于在下面
-

坚持真理
,

随时提出批评并抵制
,

而且常常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
。

1 9 6 1年
,

李达同志

在庐山亲自就 1 9 5 8年以来
,

地方上发生的严重间题
,

向毛泽东主席作了详细汇报
,

充分表现

了他对党的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

对待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李达 同志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从 60 年代开始
,

他就同林彪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

顶峰论
”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

并为坚持马列主义
、

毛

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

当时
,

林彪在
“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木红旗
”

和
“

工农兵学哲学
”

的名义下
,

散布了一系列反

马列主义的谬论
,

诸如学习马列主义可走
“

捷径
” ,

记住几个条条就行了
,

讲系统性
、

逻辑性

就是脱离实际
, 只要背几个

“

警句
” ,

就算
“

活字活用
”

融会贯通了
,

如此等等
。

对于林彪鼓吹

的这一套
,

李达同志坚决反对
,

严肃指出
: “

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
,

学习 马克思主

义没有捷径 ! ” “

写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
,

不能不讲逻辑性
,

联系实际也不能生拉硬套
,

不要

赶热闹
,

要有科学性
。

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
。 ”

他说
: “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 主 义 的 发

展
,

你不讲马克思
、

列宁的东西
,

怎么能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 ? 总有一个来龙去脉嘛 ! ” L李

达同志还批到了林彪所谓
“

毛泽东思想处处发展了马列主义
”

的言论
,

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对马

列主义的发展讲深讲透
,

但要实事求是
,
不能牵强附会 , 提出毛主席对马列主

.

义的发展要讲
-



得合乎科学
,

不要硬讲成到处都发展
,

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被淹没了
。

1 9 6 6年 2 月
,

·

李达同志从北京又回到武汉
。

在这之前
, 19 65 年夏天

,

李达 同志由武大调
到非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

负责抓全国的法律工作
。

为什么李达 同志在
“

文化大革命
”

的

火药味已经闻到了的时候回到武汉来呢? 原来在 1 月 25 日
,

他从报纸上看到林彪关 于
“

毛 泽

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

的论述
,

顿时寝食不安
。

他想
:

顶峰
,

意味着终止
,

到

了顶峰
,

不是再没有发展了吗 ? 这显然是歪 曲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这种谬论如果任其流

传
,

马列主义的真理将被阉割
,

社会主义的是非会被颠倒
,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尤其是它以

歌颂毛主席面貌出现
,

欺骗性
、

危害性就更大了
。

解决这个问题的担子
,

责无旁贷地要落在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上
。

怎样澄清和戮穿这个谬论呢 ? 想来想去
,

李达同志觉得只有

在自己那本未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下册 )里作文章了
。

于是
,

他决定 回武大来
,

同

助手们一道来完成这项任务
。

林彪因提出
“

顶峰论
” ,

一下就升到一人之下
,

亿人之上
。

跟这位
“

九千岁
”

唱
“

对台戏
” ,

后果将不堪设想
。

一家人都极力反对
。

李达同志回武大写书的决心却不动摇
。

他说
: “

我今年

76 岁了
,

离天的时间远
,

离地的时间近
,

必须抓紧有限的时间
,

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 ”

在武汉
, “

顶峰论
”

比北京喧嚣得更厉害
。

李达同志感叹不 已
,

他为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

想被歪曲而惋惜
,

为国家的前途和党的命运而忧虑
。

他心里苦闷极了
。

好象胸膛里装满了火

药时刻要爆炸
。

他骨鲤在喉
,

不吐不快
,

嫉恶如仇
,

不容邪恶
。

激动时每不能自制
,

触讳犯

忌
,

在所不顾
,

常招致灭顶之灾
。

面对政治迫害
,

从容自若
,

也不改本色
。

一次审查助手写

的《大纲》下册提纲的附件
,

那句刺眼的词句
,

又跳进李达同志的眼帘
: “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
·

克思主义的顶峰
” 。

李达同志象触 电一样
,

全身震动了一下
,

怒气冲冲地说
: “

什么顶峰? 马克

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 ? 我们不要写这个 ! ” 助手跟着李达同志 已经多年了
,

老校长

如此发火
,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

可是这火能发吗 ? 他的助手怕惹 出祸来
,

悄声说
: “

李老
,

这

句话是林彪同志说的呀 ! ”

听了助手的解释
,

李达同志更火了
,

他激动地说
: “

马列主义是发展

的
,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
,

怎么能有
`

顶峰
,

呢 ? 这个说法不科学
,

不管谁说的都一样
。 ”

为了

帮助手们在斗争中提高哲学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

李达同志教育大家
: “

马克思

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

如果到了
`

顶峰
’

就没有发展了 ! ” L他认为
,

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
_

思主义顶峰的人
,

表面上是歌颂毛泽东思想
,

实际上是歪 曲毛泽东思想
。

由于李达同志坚决抵制林彪鼓吹的
“

顶峰论
” ,

坚持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

文化 大 革

命
”

刚刚开始
,

他就被诬陷为武汉大学
“

三家村头 目
” 、 “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
” 、 “

叛徒
” 、 “

地主分子
”

等等
,

开除党籍
,

开除公职
。

接着掀起了
“

愤怒声讨李

达黑帮
”

的狂风恶浪
。

但李达同志始终坚持真理
,

威武不屈
。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他的心仍

然向着党中央和毛主席
,

仍然坚持不懈地要写他的《大纲》 ,

把它作为考验自己捍卫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纯洁性的场所
。

当他的全部资料被抢走
、

助手被赶跑的时候
,

他悲愤地说
: “

你们

把我的助手赶走了
,

资料不能拿走 ! 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

没有助手我自己写 ! 我拼

了这条老命
,

一天写五百字
,

也要把书写完!
”

他还嘱咐夫人
: “

我如死去
,

请转告陶德麟等同

志 我唯一的恳求
,

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
,

把上册改好
,

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 ”

还说
: “

等运动结束了
,

我们到北京去
,

向党中央 毛 主 席 告

状! ”

@多么铿锵有力 的言语
,

一字字一句句
,

都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信赖
,

充分表现

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
、

对马克思主义真理
、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

历史毕竟是人民的历史
。 “

四人帮
”

被粉碎后
,

1 9 7 8年 11 月 12 日
,

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



主席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的手迹
,

再现了李达同志和毛主席的深厚友情和亲密关系
。

19 8 0年
,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
,

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

恢复 党籍
,

恢 复 名

誉
,

推倒强加在李达同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

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颠倒过来了
。

1 9 8 0

年以后
,

人民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李达文集》第一
、

二
、

三
、

四卷和《唯物辩 证 法 大 纲》即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
,

这都是李达同志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斗争的忠实记录
。

综上所述
,

李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
。

他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赤胆

忠心 ;
他坚信马列

、

忠于真理
、

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
; 他理论联系实际

、

锲而不舍
、

严谨治

学的优良学风 ;
他一切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平等待人
、

虚怀若谷 的谦 逊 美

德
,

等等
,

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
,

我们学习和继

承前贤的革命风范
,

就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坚持改革开放
,

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
、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

( 1 9 9 0年 9 月 1 6日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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